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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个别政府官员，不但贪
财，而且好色。他们经不住色欲的
诱惑，屡屡栽倒在石榴裙下，伤风
败德，违法乱纪，以至沦为腐败分
子。如何拒绝色诱？已成为一个令
人瞩目的话题。

其实色诱自古有之。古代的一
些拒色典范，足可供今人借鉴。

春秋时期的上大夫晏婴，是齐
国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位道德高
尚、躬行廉洁的楷模。他在任职期
间，多次拒绝送上门来的美女。而最
堪称道的，是他曾拒绝过“顶头上
司”齐景公为女儿求爱的“美意”。

齐景公有个宝贝女儿，年轻貌
美，如花似玉。尽管爱慕者众，她却
偏偏爱上了已婚年老、其貌不扬的
晏婴。景公心疼女儿，也爱晏婴之
才，于是便想玉成此事。一天，他到
晏婴家赴宴，见晏婴的老婆又老又
丑，便借着酒劲直言不讳地问道：

“这就是你的妻子吗？怎么长得这
么老、这么丑啊？”接着又说自己的
女儿如何漂亮，很想嫁给晏婴云
云。晏婴听后，丝毫不为所动，坚定
而又真诚地回答说：“虽然我的老
婆又老又丑，但她也曾经年轻漂亮
过。她把一生托付给我，我们已相

敬如宾地共同生活了多年，我怎能
背信弃义将她抛弃？再说随着时光
流逝，谁都会变老变丑，如果因此
而喜新厌旧，那天理何在？仁义何
在？”一番铮铮之言，说得景公无言
以对，彻底打消了送女儿当“二奶”
的馊主意。而晏婴的人格魅力，也
因此越发闪光。在这样深明大义、
勇于担当的男人面前，色诱是难行
其道的。

另一位不为美色所惑的“鲁男
子”是东汉时的宋弘。

汉光武帝刘秀称帝不久，他的
姐姐湖阳公主刘黄的丈夫便死了，
于是他就张罗着给姐姐找对象，目
标是当朝的达官贵人。为此，他常
和姐姐在一起议论身边官员的优
劣。交谈中，他俩锁定了一个共同
目标——— 宋弘。这人是朝廷重臣，
时为大司空，刘秀对他十分倚重。
而在湖阳公主眼中，宋弘的容貌、
威望、德行、器宇都堪称一流，“群
臣莫及”。刘黄想招他做丈夫，刘秀
想拉他当姐夫，姐弟俩灵犀相通，
同做着“龙凤配”的美梦。

一天，自以为成竹在胸的刘秀
让其姐躲在屏风后面，然后召见宋
弘。宋弘进来后，刘秀开门见山地

问道：“俗话说，‘贵了要换朋友，富
了要换老婆’，这是不是人之常
情？”聪明的宋弘一下子就听出了
弦外之音，识破了其中的圈套，于
是不慌不忙地答道：“臣闻之，贫贱
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不
弃旧交，忠情重义，这才是为人的
正道。”刘秀一听，话不投机，窘得
面红耳赤。宋弘的高贵，让他深感
自己的渺小。这样的正人君子，老
婆岂肯更换？于是他十分无奈地向
寡姐挥挥手：回家待着去吧，这戏
唱不成了。

与晏婴、宋弘相比，唐朝名相
狄仁杰的“拒色”则更加贴近现实，
一般人也更难做到。

狄仁杰年轻时是一位美男子。
有一次他赴京赶考，途中住进一家
旅店。晚上独自在灯下读书时，忽
见一位美丽的少妇推门进来。这少
妇就是已经丧偶的旅店老板，她见
狄仁杰长得俊秀非凡，人材出众，
抑制不住心头欲火，便以借火为名
来向狄仁杰求欢。狄仁杰虽也有些
心动，但却十分坚定地对她说：“我
曾得到一位法师指教：美色虽然人
人喜爱，但却不能贪色犯淫，害人
害己。因此见到美貌艳姿淫念冲动

时，就把她想像为吸血的狐狸精或
吃人的毒蛇鬼怪，她那秀丽的面容
原本枯槁黄瘦，那诱人的身体其实
流脓流血、溃烂发臭。一旦与之交
合，必将精血枯竭，百病皆生，痛苦
不堪……这样一想，邪念就会很快
消失。你能够励志守节，实在难能可
贵，切勿因一时冲动，败坏了自己的
名节……”少妇听了狄仁杰的教导，
感动得泪流满面，拜谢说：“感谢恩
公大德，不但保全了我的贞节，还教
我遏欲的方法。从今以后，我一定心
如止水，坚守妇节，以报恩公教诲。”
狄仁杰这充满禅理的丰富想象，劝
人守节的贴心话语，既利己，又惠
人。如此深明大义，严于律己，任凭
什么样的色魔都难缠身。

以上三人，都是大权在握的国
家重臣，权力为他们的情色享乐提
供了充足的资源和极大的方便。然
而他们却清正廉洁，秉持正义，远
离色诱，洁身自好，以崇高的操守
捍卫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因为他
们深知，这道德底线是做人的基
本准则，一旦被冲破，那就什么荒
唐事、卑鄙事都干得出来。这，不
需稽古寻章，从当今雷政富等腐
败分子那里就可得到验证。

“远色”的智慧

人生犹如行进在滑梯上，是
近来令我深有感触且还算是一个
恰当的比喻。遥望当年读书时的
情形，历历在目，犹如发生在昨天
一般，但屈指算来，已经是上一个
世纪的事情了。当然，新世纪的曙
光刚刚照临我们的头顶，时间的
距离若还无法准确表达的话，那
从牙牙学语至今，已经是将近50

个年轮了。从启蒙算起，也已有40

多个春秋的更替。一切的一切，似
乎是昨天的故事，但细细地追究
起来，实在是令自己有点不寒而
栗。如果说人生是一个定数的话，
我们无疑是在一天一天地透支着
我们有限的岁月。尽管我们意识
到这一切，也无法阻挡成长的脚
步。

记得在小时候，时间是如此
的漫长，犹如那田埂上拖着沉重
桦犁的老牛，总是延宕在那一眼
望不到尽头的原野上。那时单调
的生活，总使自己在望着太阳西
沉的时刻，遐想着明天的新衣。
总是在盼着日子快点滑翔，送自
己到那个有着鞭炮的不寻常时
刻。

长啊长啊，却总是无法长大，
望着父母的那般模样，自己总是
无法还原出在哪一个点上酷似父
母的模样，自己在长大，父母也在

一点点衰老。这一切本是生命无
法抗拒的规律。记得在二十岁出
头的时节，父亲曾经对饱受社会
底层苦难磨练的我说过，你现在
是最好的时候。但身处最好的时
刻，没有什么参照物可以对照的
自己，经常是把人生的辉煌放置
在明天的平台上。及至明天的一
个个梦想让人惊醒的时候，方感
到时不我待的滋味是什么，方知
道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的真谛
了。少年没有成为英雄，已经是无
可争辩的事实，寄希望于“大器晚
成”恐怕也是自欺欺人的借口而
已。唯一值得自己欣慰的是，青春
还依稀挂在夕阳西下的道路上，
正匆匆地赶着它那亘古未变的隶
属自己的路。

时光的流逝，对于一切有着
自我意识的生命个体而言，是一
个谁也无法挣脱的羁绊。他人哀
叹时光的无情，我们谁也没有理
由私下里窃喜。假如说在这个世
界上存在着有资格窃喜的主体
的话，那该是时间老人和世间那
永恒的万物。而人只能是这个世
界的一个个过客，谁也无法永远
地驻足在时间的河流上。“大浪
淘沙”淘去的，显然不仅是平凡
的沙石，还有那沉甸甸的黄金。
这样的诠释，也许更接近法理的

真谛。当然，两者一点区别没有也
是不准确的，黄金的被淘去，可能
更具有一种黄鹤一去不复返的英
雄气概。黄金的沉淀，可能更具有
一种深远的影响力，不管是对于
黄金本身，还是那些畅行在时间
河道的滑梯上的后来者。

古人曾云：“行年五十，方知
四十九年之非也。”这是古人对于
历史的深刻而执著的反省。当我
们行进在人生的旅途上的时候，
让人感到唏嘘不已的是，在三十
岁回眸，犹如初坐滑梯；在四十
岁回眸，犹如启动着加速滑行；
在五十岁回眸，犹如乘坐被激流
裹挟而下的飞舟，不觉间已是

“轻舟已过万重山”。
拽住时间的手，除了日月山

川，谁也无法企及，更别提挽住时
间老人的手了。期望“日月与我同
在、山川与我一体”，只能是我们
的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无法抗拒
时间的法则，正如我们无法抗拒
历史一样。我们行进在时间的滑
梯上，不管心理时间的法则是如
何的不同，只有当我们与时俱进、
争取在快速滑行的过程中留下哪
怕是一丁点儿属于自己的痕迹，
就算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了，
尽管这也无法抗拒时间法则的制
约。

胡须是男人的标志，更是个性
的代言。而近现代史上大师的胡
须，更增添了无限的思考与情趣。

胡须的形状是性格的体现。文
学大师鲁迅的“一字胡”，不向上，也
不向下，一字排开，煞有特点，让人
过目不忘。鲁迅说他的胡子两端上
翘的时候，不招国粹家喜欢；两端下
垂的时候，又不招改革家喜欢。气得
他剪去两端只留中间，终于成为隶
书的“一”字。鲁迅的胡须很能说明
他的性格，这“一字胡”正是他刚正、
耿直性情的印记。有鲁迅的“一字
胡”在，鲁迅的批评精神都凝聚在他
的胡须里。我读懂了鲁迅，胡须里有
正义，胡须里有真理。

胡须有时关乎一个人的民族
气节。日军占领上海后，京剧大师
梅兰芳闭门谢客，过起了隐居生
活。日军为了粉饰太平，妄图把梅

兰芳请出来，率领剧团赴南京、长
春、东京等地巡回演出，梅兰芳就
留起了小胡子，对外称自己“上了
年纪，嗓子坏了，早已退出舞台”。
日军派汉奸朱复昌“请”梅兰芳出
面讲几句话，梅兰芳听说后，让医
生给自己打了三次伤寒预防针，发
起了高烧，一连几天不退。日本人
派军医来检查，果然发现梅兰芳得
了伤寒，高烧42摄氏度。他们这才
放弃原来的打算。

国学大师闻一多为抗日蓄须，
结果发现留了胡子十分体面，遂成
了美髯公。一次到石林旅游，闻一
多含着破烟斗，穿着大棉袍、布鞋、
扎脚裤，坐在大石头上歇脚的时
候，学生帮他拍了一张照片，他看
了十分满意，裱到玻璃框里，到闻
家拜访的人看后都齐声赞叹。日本
宣布投降后，他立刻剃须明志。满

院子的小孩看到他回来，都伸出大
拇指，说道：“顶好，顶好！”刮掉胡
子的闻一多，突然从一个老头变成
了中年人，甚至连学生们看着都不
认识了。闻一多的蓄须明志，表明
他抗战到底的决心。

胡须有时会带来谐趣的故事。
国画大师张大千长着飘逸的白胡
须，看上去颇有点仙风道骨的气
质。一个朋友见到他，好奇地问：

“张先生，你睡觉时，胡子是放在被
子上面，还是搁在里头？”张大千从
来没注意过自己的胡子，故而据实
道来：“我也不清楚。这样吧，明天
再告诉你。”这天晚上，张大千躺在
床上，将胡子放在被子上面，觉得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把它捋到被子
里头，也感到不像那么回事。真可
谓，里也不是，外也不是，怎么折腾
都觉得不妥。

胡须有时还是智慧的象征。抗
战初期，哲学大师冯友兰和几位清
华同事结伴过镇南关，司机叮嘱大
家，过城门时千万别把手放在车窗
外面，以免发生危险。其他人遵嘱
而行，只有冯友兰纳闷：手为什么
不能放在车窗外？将手放在车窗外
与不放在车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
普遍意义与特殊意义何在？这几个
问题尚未寻获答案，他的右臂碰到
城墙后就“咔嚓”一声骨折了。住院
期间冯友兰不能刮胡子，于是就蓄
起了络腮胡子，从此变成了美髯
公。冯友兰浓密丰茂的胡须，由内
到外透着一股儒气。

鲁迅有句名言，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说去吧。胡须的留剃，对大
师们来说，不仅显示了个人的志
趣，更代表着一种性格、一种态
度、一种无声的宣言。

大师的胡须

我是一个味蕾没有特殊喜好
的人，在超市的货架前，被各种瓶
装或简装的酱油搞得晕头转向。我
对那些酱油莫衷一是，不知道里边
有几颗黄豆？

多年前的酱园店，在街的一
角。高高的木柜台，几只大脸盆里
面浸着乳黄瓜、萝卜头、宝塔菜、豆
腐乳、蜜生姜……那时四五岁的我
喜欢买一种什锦菜，里面有各种各
样的酱小菜。

酱园店，是一个人对味觉的最
初记忆。酱油盛在一口缸里，可以
弯弯晃动一个人的影子，那个影子
是逆光的，加之酱油是黑黝黝的，
所以只看到那个人的动作，看不到
他的表情，提着个竹筒子舀酱油，
用一只小漏斗注入瓶中。

小孩子的任务是打酱油。有时
候瓶子打碎了，酱油流了一地，是
犯了天大的错误。

打酱油是一种神态，不慌不
忙。我记得那时的酱园店是一排榻
子门，一扇一扇地卸下，或者一扇
一扇地上起，到了晚上打烊时，一
溜门面渐渐变窄。有一个人，因家
里炒菜没有酱油了，摇一摇空瓶
子，急急忙忙跑出来打酱油。一个
对生活没有计划和准备的人，从即
将关合的门缝里挤进去。

酱园店的院子里，摆一排陶
缸，缸口用荷叶包扎，荷叶的清香
会蹿到酱油里吗？

后来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记载豆油法，“用大豆三斗，水煮糜，
以面二十四斤，拌罨成黄。每十斤，
入盐八斤，井水四十斤，搅晒成油收
取之。”宋代已经有人倒酱油拌韭
菜，林洪的《山家清供》中有“韭叶嫩
者，用姜丝、酱油、滴醋拌食”的记
述，酱油已经悄悄潜伏到嫩韭之中。

古代的酱油，是浓？是淡？不知
道会对谁的胃口。

我至今弄不明白，李逵这厮在
荒村野店里吃饭，口中骂骂咧咧：

“嘴里淡出个鸟来。”既然重口味，
为什么不在菜里多放些酱油？

对小孩子来说，打酱油是一种
简单的劳动，多余下来的零钱，不
用上缴，算作小费，买一根棒冰捏
在手里。打酱油，也是小孩子最早
参与的社会经济活动。

汪曾祺小说《茶干》，讲述了酱
园店的故事。“很多人家要打一点
酱油，打一点醋，往往派一个半大
孩子去。妈妈盼望孩子快些长大，
就说：‘你快长吧，长大了好给我打
酱油去！’”

南方和北方的酱园店，如扬州
的四美、北京的六必居，卖的都是
乳黄瓜、萝卜头、大酱瓜、八宝
菜……

酱油汤，是世界上最简单的
汤。用虾籽酱油，放猪油、白胡椒
粉、蒜泥、味精，沸水冲就。有个做
官的朋友，有一天对我说，他很怀
念从前的酱油汤、萝卜干。油腻的
东西吃多了，脂肪肝，血压升高，有
些应酬会让人厌烦。真想下班后回
家，一个人吃一碗简单的酱油汤泡
饭。

酱园店里摆卖的都是些平民
的美食，与生意场无关。

我所在的小城，从前有家“一
美”酱园店，卖“萝卜响”、蜜制生
姜。“萝卜响”是用酱油、糖、醋腌制
的萝卜皮，咀嚼在嘴里呱唧呱唧
的，一点也不雅。当然，蜜制生姜也
是一种俗酱菜，嫩嫩的姜，被切成
薄片，那些朴素的酱味，浸润在一
只瓦罐里。

瓦罐与缸是一对兄弟，注满昨
日的酱油。当酱油蒸发、晾干，那些
容器空空如也。都说打酱油的人是
路过，与世无争。市井上有什么风
吹草动，他提个酱油瓶，站在旁边，
咧个大嘴嘿嘿在看热闹。
一个人竟如此巧合。童年时，他是
蹒跚着迈着小腿走出家门，提瓶学
习打酱油。到了中年，看过了许多
人和事，他仍然是一个出来打酱油
的。

读史偶得

若有所思

回到从前

打酱油

笔走偏锋

□王太生

□张光茫

□戴永夏

■
编
辑

孔
昕

■
邮
箱
kongxin3057@

163
.com

青未了

行进在滑梯上的人生
人生边上 □李宗刚


	A15-PDF 版面

